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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袍
是
有
南
北
方
之
分
別
的
。
北
方
的

旗
袍
是
直
桶
式
的
，
看
不
見
身
材
。
但
旗

袍
到
了
上
海
，
就
產
生
很
大
的
變
化
。
當

其
時
，
上
海
是
十
五
個
國
家
的
租
借
地
，

受
西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
上
海
師
傅
用
了
西

方
剪
裁
技
術
，
例
如
，
有
腰
省
、
胸
省
，
使

旗
袍
貼
身
。

旗
袍
從
北
京
到
上
海
，
是
一
個
階
段
。
由

上
海
到
香
港
，
又
是
一
個
階
段
。
然
後
再
到

台
灣
，
又
是
另
外
一
個
階
段
。
台
灣
人
穿
旗

袍
比
香
港
遲
三
十
年
，
為
什
麼
呢
？
因
為
一

九
四
五
年
之
前
，
台
灣
是
日
本
的
殖
民
地
，

對
中
華
的
旗
袍
看
得
比
較
淡
，
但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後
外
省
人
去
了
台
灣
，
尤
其
宋
美
齡

愛
穿
旗
袍
，
帶
動
了
外
省
婦
女
都
喜
愛
穿
旗

袍
的
風
氣
。
香
港
為
何
比
台
灣
早
三
十
年

呢
？
因
為
香
港
接
近
內
地
，
內
地
流
行
什

麼
，
香
港
即
刻
受
到
影
響
。
不
過
回
顧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
女
士
穿
着
的
旗
袍
仍

然
是
沒
有
顯
露
身
材
的
。

旗
袍
已
成
為
中
華
文
化
的
特
色
之
一
，
經

歷
不
同
時
代
的
變
遷
，
不
斷
傳
承
。
當
年
民

國
政
府
在
一
九
二
九
年
的
四
月
份
頒
佈
旗
袍

為
國
服
，
即
國
家
的
正
式
服
裝
。
既
為
國

服
，
是
有
要
求
的
，
即
這
件
旗
袍
一
定
要
長

到
腳
跟
，
腰
叉
不
可
以
高
。
這
便
是
端
莊
的
國
家
服

裝
。
正
式
的
場
合
，
我
們
都
被
要
求
要
穿
着
國
服
，
也

就
是
旗
袍
。
直
到
今
時
今
日
，
香
港
的
女
高
官
也
穿
着

旗
袍
，
如
林
鄭
月
娥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女
公
務
員
，
就
算
英
文
十

分
流
利
，
上
班
也
都
穿
旗
袍
，
因
為
知
道
自
己
是
華
人

身
份
。
中
國
女
士
的
個
子
不
太
高
，
氣
質
含
蓄
保
守
，

穿
起
旗
袍
來
表
現
出
女
士
的
端
莊
盡
顯
婀
娜
多
姿
，
帶

有
女
人
味
。

旗
袍
到
了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在
︽
蘇
絲
黃
的
世

界
︾
這
部
電
影
中
有
很
大
的
突
破
。
這
部
戲
使
中
國
人

的
旗
袍
揚
名
國
外
，
西
方
人
開
始
欣
賞
富
有
東
方
美
的

旗
袍
。

而
回
顧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的
上
海
，
曾
興
起
花
瓶
腳

旗
袍
，
說
漂
亮
很
漂
亮
，
像
花
瓶
的
弧
線
一
樣
，
曲
線

很
美
，
但
和
掃
地
旗
袍
一
樣
，
一
出
現
就
沒
有
了
。
花

瓶
腳
旗
袍
使
女
士
的
身
形
表
露
無
遺
，
掃
地
旗
袍
則
由

於
拖
地
很
長
，
始
終
在
生
活
上
不
合
實
用
，
所
以
很
快

也
被
淘
汰
了
，
如
曇
花
一
現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
個
個
女
士
都
穿
旗
袍
，

而
七
十
年
代
開
始
，
新
的
西
式
剪
裁
時
裝
到
了
香
港
，

所
以
旗
袍
就
少
人
穿
了
。
但
二
零
零
零
年
︽
花
樣
年

華
︾
這
部
電
影
，
掀
起
了
一
股
旗
袍
熱
，
促
使
一
些
女

孩
子
專
門
飛
到
上
海
，
或
者
找
一
些
上
海
師
傅
，
笑

曰
：﹁
我
要
做
旗
袍
。﹂

漫談旗袍（二）

一
位
女
企
業
家
在
當
地
縣
官
的
支
持
下
，
準
備
利
用
湖

濱
的
林
地
開
發
一
個
高
爾
夫
球
場
，
曾
經
占
得﹁
艮﹂
卦

變﹁
剝﹂
卦
，
詢
問
該
項
目
的
發
展
前
景
。
我
說
：﹁
卦

意
為
止
，
想
必
無
法
向
前
推
進
。
卦
有
子
孫
發
動
克
世

爻
，
有
民
勝
於
官
之
象
，
可
能
有
群
眾
反
對
，
縱
有
官
方

支
持
也
不
行
。
艮
為
山
為
丘
墳
，
老
百
姓
可
能
因
林
權
或
墳
地

掀
起
糾
紛
。﹂
她
說
：﹁
哎
呀
，
真
是
這
樣
！
這
裡
的
墳
地
太

多
，
老
百
姓
要
價
太
高
，
再
加
上
國
家
對
建
高
爾
夫
球
場
有
明

令
禁
止
，
現
在
是
阻
力
重
重
。﹂
不
多
久
，
支
持
她
的
縣
官
因

貪
腐
入
獄
，
該
項
目
也
就
徹
底
變
成
了
一
個
枯
萎
的
念
頭
。

艮
卦
有
終
止
的
涵
義
，
專
門
探
討
終
止
的
原
則
及
作
用
。
卦

辭
說
：﹁
艮
其
背
，
不
獲
其
身
；
行
其
庭
，
不
見
其
人
，
無

咎
。﹂
終
止
是
指
事
物
發
展
進
程
中
與
前
進
和
運
動
相
對
立
的

一
種
停
頓
和
靜
止
的
狀
態
，
是
撥
亂
反
正
和
守
護
成
功
的
重
要
手
段
，
不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永
恆
法
則
，
當
形
勢
需
要
前
進
時
就
奮
勇
向
前
，
當
形
勢

需
要
終
止
時
就
要
立
即
剎
車
，
達
到
了
目
標
就
要
停
止
進
攻
，
發
現
了
錯

誤
就
不
能
繼
續
向
前
。
既
然
決
定
實
施
終
止
，
就
要
給
曾
經
追
攀
的
目
標

留
下
一
個
堅
定
的
背
影
，
決
無
一
絲
返
顧
和
留
戀
之
情
；
就
要
心
如
止

水
，
即
使
有
人
進
入
他
的
家
門
也
找
不
到
他
的
蹤
影
，
他
已
經
在
終
止
的

領
域
完
全
銷
聲
匿
跡
；
就
要
拿
出
壯
士
斷
腕
的
氣
概
，
堅
決
堵
住
使
自
己

的
意
志
發
生
動
搖
的
一
切
機
會
，
讓
終
止
的
精
神
築
成
一
道
堅
固
的
大

堤
，
把
人
生
和
事
業
的
逼
向
正
確
的
航
道
。
艮
卦
是
由
兩
重
艮
山
重
疊
成

卦
，
向
人
們
發
出
是
止
之
又
止
的
嚴
肅
警
示
：
意
即
人
人
都
要
安
心
堅
守

自
己
人
生
和
工
作
職
責
的
本
分
，
自
覺
斬
斷
一
切
超
越
本
分
之
外
的
妄
念

和
越
軌
行
為
。
一
個
人
如
果
沒
有
力
量
終
止
住
一
些
應
該
終
止
的
東
西
，

他
的
思
想
和
精
力
就
要
陷
進
疲
軟
的
散
漫
和
飄
浮
，
優
良
的
品
德
和
正
確

的
決
策
就
無
法
堅
挺
起
來
。
終
止
的
精
神
是
有
力
雕
造
人
生
和
事
業
的
剛

毅
的
筆
觸
，
是
崇
高
理
想
陡
立
崛
起
的
高
峰
。

初
六
、
艮
其
趾
，
無
咎
，
利
永
貞
。
剛
剛
發
現
自
己
的
選
擇
出
現
了
路

徑
的
錯
誤
，
他
就
立
即
收
住
前
進
的
腳
步
；
雙
腳
既
然
不
肯
向
前
挪
移
，

埋
伏
在
前
方
的
危
險
也
就
無
法
自
動
反
撲
過
來
。
這
是
一
種
止
得
及
時
和

止
得
恰
當
的
決
定
，
沒
有
讓
錯
誤
形
成
悔
改
的
代
價
和
難
逃
的
劫
難
。
但

是
，
止
得
最
早
不
等
於
能
夠
止
得
成
功
，
他
還
必
須
鐵
下
心
來
一
止
到

底
，
像
戒
煙
一
樣
，
必
須
時
刻
忍
受
住
陣
陣
煙
癮
的
持
久
煎
熬
。

六
二
、
艮
其
腓
，
不
拯
其
隨
，
其
心
不
快
。
這
是
一
雙
正
在
邁
向
火
坑

的
強
健
的
雙
腿
，
只
有
小
腿
肚
子
發
出
了
緊
急
阻
止
的
請
求
，
可
是
它
的

聲
音
現
在
顯
得
十
分
可
笑
和
多
餘
，
因
為
它
不
過
是
個
在
上
聽
命
於
大

腿
、
在
下
受
制
於
腳
掌
的
沒
有
決
定
權
的
弱
勢
者
，
它
不
僅
無
力
改
變
大

腿
和
腳
趾
們
的
錯
誤
意
志
，
還
不
得
不
被
它
們
綁
架
着
為
它
們
被
動
地
殉

葬
。
這
是
一
種
多
麼
清
醒
和
絕
望
的
痛
苦
啊
！
當
止
而
不
能
止
，
或
者
不

能
止
於
要
害
之
處
，
都
將
獨
自
飽
嘗
覆
滅
前
夕
的
無
限
悲
摧
。

九
三
、
艮
其
限
，
列
其
夤
，
厲
熏
心
。
上
體
一
心
要
奮
勇
向
前
，
下
體

寧
死
也
堅
拒
不
進
，
兩
股
勢
不
兩
立
的
力
量
都
在
拚
命
使
勁
，
處
在
人
體

中
間
的
腰
背
感
到
束
手
無
策
且
憂
心
如
焚
，
幾
乎
被
互
不
相
讓
的
上
下
二

體
撕
成
兩
半
。
正
如
在
歪
風
邪
氣
進
入
高
潮
的
時
刻
突
然
實
施
緊
急
叫

停
，
執
政
者
當
然
要
與
那
些
既
得
利
益
者
展
開
一
場
痛
心
切
骨
的
搏
鬥
。

六
四
、
艮
其
身
，
無
咎
。
明
知
繼
續
前
行
必
定
要
碰
得
頭
破
血
流
，
但

更
多
的
人
們
像
處
在
競
賽
中
的
運
動
員
一
樣
爭
先
恐
後
地
向
前
拚
搏
。
他

無
力
勸
阻
豪
情
萬
丈
的
人
們
，
只
能
斷
然
收
住
自
己
的
沒
有
前
途
的
腳

步
。
及
時
發
現
錯
誤
和
及
時
終
止
錯
誤
，
需
要
一
定
的
眼
力
與
氣
魄
，
這

其
實
是
對
自
己
的
人
生
和
事
業
進
行
必
要
的
剪
枝
和
雕
造
。

六
五
、
艮
其
輔
，
言
有
序
，
悔
亡
。
止
住
自
己
的
面
頰
，
就
是
要
管
好

自
己
的
嘴
巴
，
不
要
貪
圖
一
時
的
談
鋒
健
勁
而
信
口
雌
黃
。
隨
意
性
的
承

諾
常
常
會
使
信
以
為
真
的
求
助
者
希
望
落
空
，
太
快
的
嘴
巴
往
往
沒
有
聽

懂
他
人
的
意
圖
就
切
斷
了
他
人
的
話
題
，
草
率
的
附
和
與
判
斷
給
自
己
招

來
了
多
少
百
口
莫
辯
的
是
非
公
案
！
管
好
自
己
的
嘴
巴
不
是
沉
默
寡
言
，

而
是
要
準
確
、
有
序
地
說
話
，
人
的
涵
養
和
水
平
能
夠
在
準
確
有
序
的
言

談
之
間
節
節
攀
升
。

上
九
、
敦
艮
，
吉
。
能
夠
停
止
一
些
不
良
的
習
性
和
品
行
，
體
質
就
會

更
加
強
健
，
素
養
就
會
得
到
提
升
；
能
夠
及
時
止
住
一
些
錯
誤
的
奮
鬥
方

向
，
人
生
和
事
業
就
可
以
永
不
言
敗
。
終
止
不
是
心
血
來
潮
的
一
時
衝

動
，
而
是
斬
釘
截
鐵
的
一
諾
千
金
，
要
像
宗
教
的
戒
律
一
樣
全
程
地
穿
透

生
命
。
那
些
屢
教
不
改
和
晚
節
不
保
的
人
，
都
是
由
於
背
叛
了
終
止
之

道
。
只
有
止
得
其
所
和
止
得
持
久
，
才
能
達
到
止
於
至
善
的
境
界
。

艮卦

家
居
附
近
有
一
家
老
牌
酒
館
，

兩
層
樓
，
位
於
一
條
斜
路
與
大
街

交
界
，
像
有
年
份
的
地
標
，
很
有

氣
勢
，
無
論
哪
個
方
向
經
過
都
會

看
見
。
近
日
發
現
一
架
吊
臂
車
在

撞
屋
頂
，
幾
天
後
駕
車
經
過
，
酒
館
已

夷
為
平
地
，
地
產
商
將
建
多
層
住
宅
大

廈
。
倫
敦
有
些
酒
館
歷
史
悠
久
，
不
敵

地
產
發
展
熱
潮
倒
下
犧
牲
之
前
，
老
顧

客
會
聚
飲
惜
別
，
不
知
這
家
酒
館
如
何

度
過
最
後
一
夜
。

英
國
近
年
酒
館
消
減
速
度
頗
為
驚

人
，
據
說
每
星
期
將
近
三
十
家
，
主
要

是
在
倫
敦
和
英
格
蘭
東
南
部
，
屋
宇
需

求
最
大
的
地
區
。

上
海
老
朋
友
趁﹁
黃
金
時
代﹂
計
劃

遊
英
，
問
倫
敦
有
什
麼
文
化
特
色
，
回

覆
不
如
去
逛
酒
館
。

倫
敦
蘇
豪
區
有
唐
人
街
，
也
有
眾
多

老
牌
酒
館
。
大
風
車
街
有
一
家
紅
獅
酒

館
︵
近
年
易
手
改
招
牌
，
大
煞
風

景
︶
，
名
氣
很
響
，
皆
因
一
百
六
十
年
前
馬
克
思

落
難
倫
敦
時
，
是
這
裡
常
客
。
當
年
恩
格
斯
樓
上

授
課
，
樓
下
與
馬
克
思
泡
酒
館
，
為
共
產
主
義
者

同
盟
起
草
行
動
綱
領
，
出
版
時
稱
為
︽
共
產
黨
宣

言
︾
，
酒
館
牆
上
有
塊
鏡
匾
，
記
載
這
段
往
事
。

貧
困
者
往
往
嗜
酒
，
經
考
據
，
患
難
中
的
馬
克

思
，
既
是
思
想
家
也
是
酒
徒
，
豪
飲
英
國
啤
酒
，

還
留
下
一
句
名
言
：﹁
不
要
輕
信
不
愛
酒
的

人
。﹂
有
學
養
和
生
意
頭
腦
的
倫
敦
導
遊
組
織
，

設
計
出﹁
馬
克
思
串
酒
館﹂
︵M

arx
pub
craw
l)

一
晚
步
行
遊
，
晚
上
七
點
由
蘇
豪
出
發
，
連
掃
革

命
導
師
生
前
光
顧
的
七
家
酒
館
，
跨
越
市
中
心
多

個
地
區
，
直
至
深
夜
十
一
點
盡
興
散
隊
。

上
述
資
料
，
詳
細
告
訴
了
老
友
，
當
他
是﹁
馬

迷﹂
。
不
料
回
信
說
，
旅
行
團
半
個
月
全
英
遊
，

倫
敦
只
留
兩
天
，
估
計
是
酒
店
太
貴
，
白
天
馬
不

停
蹄
，
晚
上
見
個
面
飲
杯
咖
啡
估
計
還
是
可
以

的
。 酒館與馬克思

﹁
人
生
最
曼
妙
的
風
景
，
竟
是
內
心
的
淡
定
和

從
容
。﹂
這
金
句
是
我
對
被
稱
為
先
生
之﹁
文
學

靈
魂
的
鏡
子﹂
楊
絳
眾
多
金
句
最
欣
賞
者
。
百
歲

楊
絳
先
生
近
日
駕
鶴
西
歸
，
她
的
辭
世
令
愛
好
文

學
者
甚
為
惋
惜
和
難
過
。
楊
絳
是
著
名
文
學
家
錢

鍾
書
的
妻
子
，
楊
絳
本
身
也
是
著
名
的
翻
譯
家
和
作

家
，
他
倆
和
女
兒
錢
瑗
先
後
走
完
人
生
路
。
在
眾
多
膾

炙
人
口
的
名
作
中
，
楊
絳
筆
下
的
︽
我
們
仨
︾
與
香
港

最
有
因
緣
，
此
散
文
中
表
示
對
香
港
深
情
的
關
懷
。
我

們
敬
仰
的
錢
鍾
書
和
楊
絳
六
十
多
年
的
姻
緣
，
令
人
羨

慕
。
在
錢
鍾
書
心
目
中
，
妻
子
楊
絳
是﹁
最
賢
的
妻
，

最
才
的
女﹂
。
楊
絳
先
生
令
人
懷
念
者
是
她
的
仙
風
道

骨
偉
大
情
操
，
淡
泊
人
生
，
死
後
將
一
切
財
物
捐
予
國

家
。
在
文
學
界
能
稱
呼
為
先
生
的
女
性
，
將
會
是
最
後

一
位
？
希
望
後
有
來
者
。

五
月
份
香
港
有
另
一
位
百
歲
文
化
界
名
人
岑
才
生
老

先
生
仙
遊
。
岑
老
先
生
生
前
是
資
深
傳
媒
人
、
街
坊
首

長
、
中
文
大
學
聯
合
書
院
校
董
會
主
席
。
岑
老
先
生
在

新
聞
界
、
文
化
界
以
及
教
育
界
貢
獻
良
多
，
今
享
高
壽

而
離
開
我
們
，
岑
老
先
生
有
賢
惠
的
夫
人
和
優
秀
兒
女

應
了
無
牽
掛
。
我
們
深
切
懷
念
岑
才
生
老
先
生
。

最
近
，
瑞
士
洛
桑
管
理
學
院
將
香
港
評
為
二
零
一
六

年
世
界
競
爭
力
之
首
。
對
今
之
香
港
，
誠
是
好
消
息
，

是
最
好
的
鼓
勵
。
不
過
遺
憾
的
是
，
事
實
卻
有
出
入
。

香
港
某
華
資
銀
行
驟
然
宣
佈
裁
員
一
百
八
十
人
，
並
將
證
券
門
市

及
部
分
部
門
結
束
。
消
息
公
佈
後
令
人
震
驚
，
特
別
為
證
券
業
敲

響
了
警
鐘
。
顯
然
，
該
行
管
理
層
對
前
景
看
不
清
，
才
作
此
決

定
。
其
實
，
香
港
優
勢
還
在
，
可
惜
皆
泛
政
治
化
，
影
響
營
商
環

境
，
打
擊
投
資
者
及
消
費
者
的
信
心
。
環
顧
當
下
，
百
業
皆
向
下

行
，
相
信
凍
薪
、
破
產
、
結
業
將
陸
續
有
來
，
令
人
忐
忑
不
安
。

事
實
上
，
我
們
可
以
引
用
楊
絳
先
生
的
金
句
：﹁
人
生
最
曼
妙
的

風
景
，
竟
是
內
心
的
淡
定
和
從
容
。﹂
還
是
凡
事
要
以
淡
定
從
容

的
態
度
去
面
對
一
切
挑
戰
，
最
後
勝
利
一
定
屬
於
你
和
我
！

文學界的先生楊絳

不
知
不
覺
，
原
來
我
撰
寫
這
個
專
欄
已
經
超
過
一
年
時
間
，
在

我
們
生
活
當
中
，
經
常
也
會
說
到﹁
不
知
不
覺﹂
這
四
個
字
，
而

且
覺
得
時
間
快
得
驚
人
，
集
齊
這
差
不
多
六
十
篇
的
專
欄
，
也
可

以
輯
錄
成
一
本
散
文
集
。

一
向
對
於
曾
經
刊
登
在
報
章
或
雜
誌
上
有
關
自
己
的
文
章
或
照

片
，
也
會
盡
量
儲
存
起
來
作
一
個
記
錄
，
不
過
自
己
是
一
個
容
易
忘
記

東
西
的
人
，
所
以
有
時
也
忘
記
了
購
買
這
些
東
西
。
但
我
也
不
用
擔

心
，
因
為
電
台
的
其
中
一
位
同
事
，
她
比
起
我
還
有
心
，
就
是
每
個
星

期
二
她
會
把
這
個
專
欄
留
給
我
，
放
在
我
的
工
作
櫃
桶
內
。
所
以
經
過

這
一
年
多
的
時
間
，
我
的
櫃
桶
已
經
放
滿
了
很
多
報
紙
。

這
位
有
心
的
同
事
，
除
了
每
個
星
期
給
我
留
下
這
篇
專
欄
作
記
錄
之

外
，
上
星
期
更
加
把
另
一
位
作
者
的
專
欄
留
給
我
看
。
這
篇
專
欄
的
內

容
是
講
述
通
宵
工
作
的
人
，
原
來
對
於
心
血
管
疾
病
會
有
很
大
的
風

險
，
她
也
經
常
提
醒
我
要
好
好
保
重
身
體
，
因
為
知
道
我
經
常
也
是
夜

更
工
作
，
所
以
身
體
機
能
一
定
會
比
日
頭
工
作
的
人
差
。

雖
然
自
己
知
道
通
宵
工
作
的
壞
處
，
但
因
為
經
常
得
到
很
多
聽
眾
的

支
持
，
所
以
這
個
滿
足
感
已
經
可
以
好
好
彌
補
通
宵
工
作
的
苦
處
。

我
也
曾
經
就
因
為
要
通
宵
工
作
太
影
響
身
體
的
緣
故
詢
問
過
一
些
醫

生
的
意
見
，
他
們
說
我
的
通
宵
工
作
比
其
他
人
通
宵
工
作
好
的
原
因
，

就
是
因
為
我
是
長
期
固
定
的
通
宵
工
作
，
而
不
是
一
些
要
輪
班
制
的
通

宵
工
作
人
士
，
他
們
這
樣
反
而
對
身
體
更
有
負
面
影
響
。
但
因
為
我
是

固
定
的
原
因
，
身
體
的
機
能
其
實
已
經
習
慣
好
像
在
外
國
生
活
一
樣
。

所
以
我
有
一
個
習
慣
，
就
算
周
末
不
用
通
宵
工
作
，
留
在
家
中
我
也

會
找
點
東
西
做
，
例
如
砌
圖
、
看
書
、
聽
音
樂
、
看
電
視
等
，
令
到
自
己
可
以
好

像
仍
在
通
宵
工
作
不
去
睡
眠
。
換
句
話
來
說
，
等
於
一
個
星
期
七
天
也
是
同
樣
在

早
上
才
去
睡
覺
，
這
就
好
像
外
國
的
生
活
。

不
過
，
雖
然
我
自
己
經
常
要
通
宵
工
作
主
持
電
台
節
目
，
但
也
會
擔
心
一
直
支

持
我
的
聽
眾
，
因
為
他
們
也
同
樣
是
通
宵
收
聽
自
己
的
節
目
，
但
他
們
日
間
可
能

也
有
其
他
的
工
作
在
身
。
就
好
像
有
一
些
聽
眾
曾
經
留
言
給
我
說
：﹁
今
晚
的
歌

曲
非
常
好
聽
，
叫
我
怎
樣
去
睡
覺
，
但
明
天
需
要
工
作
，
一
定
會
很
眼
瞓
，
但
我

也
會
繼
續
收
聽
。﹂
了
解
過
他
們
的
收
聽
習
慣
之
後
，
我
覺
得
通
宵
對
他
們
的
身

體
其
實
會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
所
以
希
望
他
們
除
了
支
持
我
的
節
目
之
外
，
還
要
好

好
保
重
身
體
。

一直過着外國的生活

北花一號金銀花，與傳統大毛花比，有四大優
勢。花蕾期超長，採摘十分自由方便；有效成分含
量遠高於普通金銀花，屬於道地產品；花蕾碩大，
單產量高；直立性適應性強，具有耐寒耐旱耐瘠薄
耐鹽鹼等優點。
在「北花一號」被推廣前，我老家那邊只有
「大毛花」這一種金銀花。關於金銀花的所有記
憶，都打上了大毛花的烙印。
記憶中，採金銀花是個慢活，又是個棘手活。
今天上午變白的大花蕾，下午或明天早晨就開出白
花；等到明天下午或後天早晨，白花變黃；再過半
日一日，黃花即萎蔫落地。花蕾一旦綻放，不管白
黃，金銀花便不再值錢。
非典那年，金銀花因具有清熱解毒功效，被坊
間傳得神乎其神，價格一下子躥高到一二百元一
斤。不光金銀花，我老家周圍那幾個村，不知從哪
裡傳出南瓜能抑制非典病毒，一夜之間成了搶手
貨，往年扔得到處都是的南瓜，連一小半都買不
到。
金銀花具有清熱解毒等功效，屬於中醫中藥範
疇。中醫與西醫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論基礎和體系。
中醫的陰陽五行、氣血津液、臟腑經絡等理論，深
奧精妙，不從事醫藥工作的老百姓，只要知曉金銀
花是一味非常重要很是常用的中藥即可。
金銀花可入藥可做茶，可謂用途廣泛，但採摘
起來卻十分辛苦。我小時候採金銀花，不是被哄騙
就是被強迫的，從沒心甘情願幹過。最讓人氣惱的
是，它的花蕾期太短，花蕾最大最白的時間，頂多
一晝夜。而這個時期的金銀花，質量最好，價格最

高，最適合買賣。為採到這個質量的金銀花，鄉親
們不得不爭分奪秒、頂風冒雨守在金銀花墩裡。
假如金銀花不開花，或者延遲開花，那該多
好！栽種金銀花的老百姓，受夠了搶收的滋味，大
多有這種渴望。就連家中有金銀花的小孩，都在期
盼。因為大人們的忙碌，不可避免會波及到孩子，
甚至顧不上孩子吃喝，自然影響孩童玩耍的樂趣。
搬到小鎮居住後，我從鐵哥們那裡拔來一棵

「金銀花」。據說這種金銀花不開花，花蕾變白後
一直到落地，兩三周的時間，一直是花蕾的樣子。
栽植上後，等到長出花蕾，我才確信它確實不開
花。只是這種「金銀花」與老家栽植的那種金銀花
很不同。首先是它長出的花蕾特別密，一綹綹擠靠
在一起。還有一個不同是所有花蕾幾乎是一起長出
來的，說白幾乎也是一起變白。花蕾不像老家那種
金銀花的花蕾那樣，它們前後的粗細均勻，且比較
長。農村老家山上那些金銀花，花蕾要短一些，末
尾略細，前頭明顯變粗。一個葉柄處只長出兩根，
葉片對生，一對葉片內才長四根。
當滿枝滿枝的「金銀花」在風中搖擺，一日兩

日久久不開時，我最初的疑惑和質疑得到圓滿答
覆。這種金銀花無須質疑，真的不開花！我甚至盛
讚過它，把它和九間棚村培育的九豐一號金銀花比
較。
可惜，當我和九間棚村的黨支部副書記廉士東

結識後，才恍然明白，我移栽在鎮上的「金銀花」
並非真正的金銀花，而是在南方栽植比較普遍的山
銀花。山銀花和金銀花相似，但有明顯區別，藥用
價值也很不相同。

得知有種金銀花不開花時，我喜出望外；得知
我栽植的不開花的「金銀花」其實是一種山銀花
時，我又大失所望。不開花的金銀花，來得突然，
消失得迅速。就像南柯一夢，讓人空歡喜一場。
廉士東副書記在金銀花栽植方面，有很多獨到

見解。認識久了，關係愈來愈密切。九間棚村作為
艱苦奮鬥的一個典型村，早已轟動全國。由貧困落
後的山頂小村落變成一個聞名全國的明星村，九間
棚人靠的不僅僅是艱苦奮鬥，還有科學管理、深入
鑽研和科技鋪路。
我跟廉副書記閒聊時，多次提到不開花的「金
銀花」。看到我誤把山銀花當成金銀花像寶貝似的
栽植呵護，又見我因為栽植的不是金銀花而傷感，
廉副書記私下跟我透露，劉嘉坤書記遍走沂蒙大
地，在一處偏僻的山坡上發現了一株金銀花，是當
地金銀花的一個變異品種，花期很長，白花蕾能達
十天半月不開，正在培育研究，估計用不了多久就
能大範圍栽植。
實在沒想到，不開花的金銀花，居然能這麼快

再一次出現，而且這回不是「金銀花」冒充的，幸
福感遽然再至，我一時竟然無語了。等我回過神
來，話題早扯到別處，不好再追問太多，只得將期
待留存於心，盼着早日推廣。
不懂植物新品種的培育需要經過多少步驟、需

要什麼技術、得經過多少次試驗篩選和反覆，但我
感覺，一個新品種的育出絕不是一件易事。九間棚
村的地理位置，比不上山下的任何一個村莊。九間
棚人也表現得普普通通，可他們重視科技，敢於投
入，和北京中醫藥大學及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
研究所長期合作，又選育出了這個金銀花新品種：
北花一號。
上小學的時候，我家每年能採摘一百多斤乾金

銀花。採金銀花，有時間催着，忙起來不分早晚，
顧不上雨淋日曬。一天能採二十多斤鮮花的，已算

高手。以現在的採摘價格，一斤鮮花的採摘費按兩
元計算，一天採三十斤，能賺六十元。受這種罪，
若是去企業打工，起碼得賺一百多元。而金銀花的
種植戶更愁，每斤鮮花支付兩元採摘費，再包吃包
住，曬乾賣出去，幾乎賺不到什麼錢。金銀花行
業，有「時間」這個瓶頸卡着，十分難熬。
自有金銀花，採摘就這個模式，只要不及時，

肯定開花。幻想着金銀花長期不開花的大有人在，
想也只是隨便想想，從沒升級到堅決去做成的層
次，故都沒能把它變成現實。那麼多科研機構，那
麼多高科技人才，也都沒能去突破這道難關。
讓金銀花延長花期，甚至不開花的人和機構，
居然出自一個小小的山村。劉嘉坤書記早期的文化
程度並不高，在去北大深造前，不過是個農民。但
他是一個認真的人，能吃苦肯鑽研，做事很較真。
他還很懂用人，很謙和。上有李錦教授這樣的高級
智囊相助，下有廉士東副書記這樣不離不棄的專業
管理人才相隨。若非如此，「北花一號」恐怕也將
只是一個很多人做過了又做的美夢而已。
見到了鮮活的北花一號，我的興奮之情難於言

表。一枝枝花枝就是老家的那種金銀花無疑，只是
花蕾更碩大，數量更多。但它確實不是老家的那種
大毛花，老家的金銀花長不成樹形，一墩墩匍匐在
地上，站不起來。北花一號則可以像小樹那樣立
起，高舉着肥碩成對的花蕾，將無數對潔白擎於枝
上，隱現於被微風
搖綠的枝葉間，如
銀雕玉琢之品乍
現。若作盆景綠化
之用，也必然美
觀。

北花一號

百
家
廊

袁
星

英
國
記
者N

ick
Bryant

發
文
，
講
美
國

主
流
媒
體
如
何
間
接
促
成
了
特
朗
普
成
功
上

位
的
現
象
，
很
有
趣
。
主
要
是
兩
點
：
一
是

美
國
媒
體
知
道
特
朗
普
這﹁
人
肉
頭
條﹂
是

高
收
視
保
證
，
因
此
不
願
意﹁
鋤
死﹂
他
；

二
是
美
媒
每
次
總
統
大
選
，
都
挑
一
個
合
心
水
的

﹁
故
事﹂
專
注
去
做
，
比
如
二
千
年
就
覺
得
小
布

什
入
主
白
宮
，
可
造
就
父
子
王
朝
的
故
事
，
比
戈

爾
當
選
有
趣
；
又
如
二
零
零
八
年
民
主
黨
初
選
，

美
媒
覺
得
來
個
首
位
黑
人
總
統
，
比
選
出
首
個
女

總
統
更
有
趣
，
於
是
着
意
論
述
奧
巴
馬
這
條
線
。

當
然
記
者
也
不
能
無
中
生
有
，
但N

ick

認
為
媒

體
有
種
對greatstory

︵
精
彩
故
事
︶
的
偏
頗
，

不
一
定
會
為
所
有
候
選
人
作
公
平
報
道
。
這
當
中

固
然
有
主
流
媒
體
對
收
視
和
廣
告
的
商
業
考
量
，

也
有
編
輯
和
記
者
的﹁
私
心﹂
：
人
人
都
希
望
撰

寫
戲
劇
性
歷
史
一
刻
的
初
稿
。

這
種
種
現
象
，N

ick

稱
之
為
傳
媒
與
政
客
之

間
一
種
不
健
康
的﹁
共
依
存
症﹂
或﹁
關
係
成

癮﹂
︵co-dependency

︶
，
也
解
釋
了
傳
媒
為

何
對
特
朗
普﹁
上
了
癮﹂
，
事
無
大
小
都
詳
加
報

道
，
即
使
無
甚
新
聞
價
值
的
記
者
會
，
也
大
陣
仗

全
程
直
播
。
他
更
覺
奇
怪
的
，
是
很
多
平
時
潑
辣

的
美
國
主
播
，
訪
問
特
朗
普
時
卻
不
會
趁
勢
施
之

合
理
痛
擊
，
例
如
問
到
為
何
不
與
支
持
他
的
極
端
白
人
種
族

主
義
三k

黨
劃
清
界
線
，
他
竟
答﹁
因
仍
要
做
多
點
調
查
研

究﹂
！N

ick

認
為
訪
問
者
很
明
顯
應
馬
上
追
問
：﹁
你
真
認

為
對K

K
K

仍
要
做
調
查
研
究
才
可
譴
責
它
？﹂
但
主
持
人

沒
有
，
放
過
了
他
。
他
認
為
如
換
了
英
國
記
者
，
較
可
能
會

鋤
死
他
，
而
英
國
主
流
傳
媒
對
像
特
朗
普
這
類
政
客
，
也
會

以
新
聞
專
業
的
方
法
，
如
實
而
謙
恭
地
極
速
讓
他
暴
露
短

處
，
甚
至
齊
聲
批
評
，
不
會
讓
這﹁
人
型
怪
物﹂
坐
大
至

此
。

N
ick

報
道
過
多
次
美
總
統
大
選
，
文
章
頗
可
信
，
結
論

則
人
人
可
不
同
。
我
每
天
必
先
看
一
輪
初
選
的
電
視
新
聞
才

出
外
，
雖
不
認
為
美
國
主
播
對
特
朗
普
太
輕
手
，
但
同
意

N
ick

所
說
，
看
特
朗
普
就
如
看
警
察
在
美
國
公
路
上
追
賊

車
、
電
視
台
用
直
升
機
真
全
程
直
播
的
新
聞
，
不
看
到
撞
車

大
結
局
一
刻
，
觀
眾
絕
不
罷
休
。

共依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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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間棚村的北花
一號金銀花。

作者提供


